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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见证了建立在进步和现代概

念之上的意识形态和认知领域的同时崩塌。

被利奥塔（Lyotard）称之为“宏大叙

事（Grand Narratives）”的现代美学理论

支柱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质疑，质疑艺术之于

社会的地位，质疑作为创造性资本的生产

者——艺术家的角色。

当今的叙事既不是宏大的，也不是大

一统的，而是个人的，多层次的，相互矛

盾的。历史不是被摧毁了，而是重建了。历

史，作为一种“自由使用的材料”，已不再

具有标榜示例的作用，也不再能创建出那种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判断了。

我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中心论与边缘论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

的瓦解，当前这一意义深远的与过去决裂

之势已经达到了顶峰。这也意味着黑格尔历

史观的某种终结，同时也是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整体资本主义

时代”的到来。第11界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

人奥克威·恩威佐（Okwui Enwezor）将此描

述为“后殖民世界的来临”，意为“对远方

的无限接近”。

博物馆现在很难适应这样的现实: 随着

视频和网络的冲击，历史，正如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到的

“共同体”，已经成为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

事物，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了解和认识。而

这些人在之前的所知所感是受地域和时间限

制的。受此观念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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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部分权威学术机构所提出的叙事或微叙

事的概念正在“去中心化”。某种角度而

言，这些权威机构所提到的叙事或微叙事，

指的就是所谓的“奖杯艺术”，即以欧洲中

心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视角来审视历史艺术

理念。因此，这些机构的展览和收藏，必然

会直接威胁到文化遗产的地位。

对于博物馆来说，商业和媒体的介入，

意味着新的挑战，正如政治压力下的艺术要

去迎合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大众需求。无论

是现代博物馆还是当代艺术，都需要为争取

人们的闲暇时光和娱乐消费而奋斗。要做的

不仅仅对历史的多样化审读，而是要与当下

越来越丰富的娱乐市场来竞争。当面对在充

满竞争的市场中公众购买力的下降以及各种

基金赞助的缩水的境况时，博物馆不得不从

销售出版物和商品到举办各种娱乐性社会活

动来进行应对。当今，就连教育也不再被认

为是一种无私的慈善之举，而是被当作政府

“社会融入”政策中的一种市场工具。

我认为，艺术家、知识分子、观众与各

种新兴的艺术机构（这些机构是相对独立于

西方主导的艺术市场与等级分明的博物馆制

度的）之间的合作，再辅以新技术的运用，

已经进一步将我们带向了艺术的“社会化”

与艺术品的“非物质化”时代，这曾是六十

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艺术家们在观念上和实

践探索中的理想和憧憬。一种观点认为，传

统美学的贡献是比不上意识形态的崩塌和互

摘要：文章主要讨论了二元对立的意

识、 “宏大叙事”等理论坍塌之后的批判

话语。在对传统美学叙事模式以及欧洲中心

论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以作者前后参与的两

个展览为例，探讨了在当下多元化的语境

中，博物馆展览体系的革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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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的普及为当今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的。这也许有它的消极影响。但更重要的

是，这种民主化大众化的力量，在消除文

化、时间、空间的距离感上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一件接一件突发的、非现场的事件，借

助网络的全球化推广，使得我们对艺术以及

艺术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我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Manifesta展，这是九十

年代初在欧洲举办的大型当代艺术双年展，

当时柏林墙刚刚被拆除，Manifesta作为一

个流动的，贯穿整个欧洲的艺术展览，为

艺术家、作家以及大众提供了一个抛开商

业、政治的因素，进行无国界交流的平台。

Manifasta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具有

新时代的一些特征，例如可移动性、协同合

作的工作模式、依赖网络推广等。我们提倡

发扬跨学科研究，摈弃传统的学科分类，现

在，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青年艺术家都在进行

各种跨界跨学科的创作尝试，从建筑学与服

装设计的结合，到人类学与社会科学的融

合，从文字的、视觉的、非视觉的，到各种

形式的表达。大部分在Manifesta参展的艺术

作品都有着不拘于形式、开放性和因场域成

效的特征。我所谈到的叙事、传记的和自传

的因素在大部分权威机构展览中的复兴，既

被看作是对传统束缚（包括现代叙事的审美

表达）的挣脱，也被看做是一种建立在人为

记忆（这是现代艺术固有的基本结构）之上

的批评方法。而像Manifesta这种艺术活动，

则为打破那些固有的批评理论体系提供了平

台。它使得年轻艺术家们，通常是些不知名

的艺术家可以跨越国界（在自己的国家他们

常常被忽视，所创作出的作品也只是昙花一

现）与世界各地的观众们交流。

第二个例子是我有幸加入的机构：国际

视觉艺术研究所（ inIVA）。这个研究机构

的组建缘起于一些大型文化研究机构对于新

欧洲文化多样性意识的淡薄和研究的缺乏。

如今，即使在一些政治较为稳定、民族和文

化较为统一的西欧国家，也很少见到人们就

“主流文化”（德国人称为Leikultur）进行

交谈、思考和争论了。无论是欧洲历史上统

治领域最广，融汇了多语言、多文化的哈

布斯堡王朝， 还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统一

国家的“巴尔干化”，都让我们认识到了现

代生活和人类自我的各种不确定性。在此，

我使用“巴尔干化”这个词，指的是其积极

的“多元化”含义，不是强调它的暴力和分

裂之意。使用这些概念和词汇也都是为了揭

示了现实的不稳定性（二十世纪是一个放逐

和取代的时代）。我想表达的是，生活在欧

洲大陆的居民中，有两千万人的文化背景是

异族文化，他们的文化来源于欧洲之外的世

界各地。这种现状既带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

素，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通过开展各种讲

座、展览活动，以及发行出版物，国际视觉

艺术研究所（inIVA）所扮演的角色是唤醒许

多历史和文化的叙事理论、诠释和推进个人

历史、搭建起我们周围熟悉的世界与隐藏其

中的不熟悉世界的认知桥梁。

国际视觉艺术研究所（inIVA）的研究人

员对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动态

变化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举例来说，伦

敦，被认为是文化、媒体和时尚汇集的国际

中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置身于伦敦哈

克尼区，这个号称驻留了一万多艺术家（此

数据来源于伦敦白教堂艺术馆的宣传资料）

的艺术领地的一个工作室里，比起置身于印

度德里或是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来说，可能

更加会感到身心的孤独。

总之，艺术和生活的对立统一是在不断

变化和革新的。今天，我们的注意力已经逐

渐从艺术品本身转向了艺术家，然后转向了

物质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语境，最后，再

回到“交流”这一行为的本质——探寻交流

的踪迹。曾经的“艺术”和“世界”的二元

对立已经瓦解了，我们所面临的艺术批评，

要么是艺术史论家伊夫·阿兰·博伊斯（Yves-

Alain Bois）悲观论调所描述的“后现代世

界正在进行自我结构的逐步完善、转型、复

制”，要么是我们迎来了令人激动的新时代

的开端，一个为人们所广为探讨的新文艺复

兴时代，一个新的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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